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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。放学后我还得
送煤油到餐厅。

这些生意活动
是 我 在 临 床 前 做
的 , 临 床 时 我 就 减
少这种活动。因为
上课和在医院看守
的时间越频密了。
这 一 切 过 去 后 , 我
所等待的那天终于
来了。我在1975年
宣 誓 就 任 成 为 医
生。当喊叫我的名
字，要我直接从院
长 领 受 我 的 文 凭
时 , 我 穿 着 毕 业 礼
服 进 到 前 面 , 我 能
完成医学教育使我
的心很感动。我感
谢我母亲和姐姐的
不 断 鼓 励 和 加 油 ,
使我达到这成绩。
就 职 礼 那 天 , 我 母
亲 , 姐 姐 和 现 在 已
成 为 我 太 太 的 爱
人 , 一 起 送 我 到 会
场。

印大医学院毕
业后，新的一页开
始 了 , 我 必 须 到 社
会当中。我的脑海
里有悲欢交集的感
觉。欢喜因为我现
在可以按照我在学
院所得到的学问工
作维持生计。悲伤
是因为我必须离开
那充满笑声和亲密
感的大学生生活。

在当时,刚毕业
的医生只有一个选
择 , 就 是 为 国 家 服
务。服务工作有两
个选择：第一就是
到 卫 生 部 登 记 , 准
备被遣送到全国的
各地方当社区卫生
服务中心的医生。
第二是应国防部的
呼召再受教育当国
军或国警的医生。

我当时对要到
卫 生 部 登 记 感 到
困 惑 , 我 就 拖 延 登

记，一边偶尔代替
姐 姐 诊 病 , 从 诊 病
中得到一些收入。
就在这闲空的时间
我收到国防部的呼
召。经过几轮选拔
考 试 我 被 送 到 雅
加达军区司令部筛
选 , 最 后 我 经 过 面
试 , 我 记 得 面 试 时
考官问我如果被录
取 后 我 会 选 哪 军
队 ？ 我 坚 决 地 回
答 : 陆 军 。 我 这 样
回答是因为我认为
进陆军比较威风，
更何况当时陆军看
似比较占优势。但
现实却不一样，因
为发榜时，我的名
字是在被遣送到玛
琅的名表里。这表
示我肯定是进海军
了。

曾 经 一 次 有
巨 浪 , 我 们 所 乘
的 坦 克 登 陆 舰
（ L a n d i n g S h i p 
Tank=LST )装有双
栖战车和其他重型
车 ， 船 舰 是 很 大 ,
在海中遇到巨浪的
时 候 变 成 很 小 , 我
们好像玩具样的被
摇来摆去。如果像
这 样 的 状 况 , 厨 房
是 没 有 任 何 活 动
的 , 这 意 味 着 没 有
东西可吃。代之我

们只能吃在有海浪
而不能煮食物时常
备的饼干。船舰也
很 难 靠 岸 , 以 致 我
们不得不用直升机
登陆服务人民。我
们所用的LST是备
有直升机的。只是
直 升 机 是 小 型 的 ,
全 玻 璃 的 , 若 斜 飞
时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海军服务期
间 , 有 一 个 我 一 生
都难忘的回忆。就
是1979年12月9日,
得司令的准许我以
海军典礼行婚礼。

穿着全白的海
军 制 服 ， 佩 着 军
剑 , 我 手 牵 着 妻 子
走 过 剑 伞 来 到 司
令 面 前 报 告 , 许 下
我们夫妻的忠心宣
誓。

在海军服务七
年，我以海军上尉
的军衔申请停止兵

役 , 同 时 也 申 请 在
海军范围当公职人
员。结果我得批准
成 为 海 军 公 职 人
员 并 且 被 安 置 在
Mintoharjo海军医
院。在海军医院服
务期间，我得到很
多做医生的宝贵经
验。

这些就是我八
华高中毕业后的一
点经验。其实还有
很 多 我 要 写 的 , 但
因为时间的有限，
也可能是八华纪年
册所准备的页面有
限。

最后允许我对
我的祖父同时也是
我 的 老 师 , 已 故 周
良兆老先生，还有
在我的人生道路里
奠定道德与人性基
础的八华全体老师
们致以万分谢意。

李国祥
担任海军医生的经历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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